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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言论传到戚念慈耳朵
里，她匀速晃动的脑袋既不停下，
也不加速，白面团脸上微露笑意，似
乎很满意这种扑朔迷离的局面。打
那以后，她的饱嗝打得更响、更自
信，夜里头她房间里经常传出那种
救护车似的笑声，好像婆媳俩在玩
什么游戏。但是这种救护车似的笑
声像电池耗尽越来越弱，最后像拖
长了音调的哮喘，在门窗边才能听
得清楚。她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也
不再去后山散步，几乎闭门不出，
偶尔出现在日光底下，收拾得像要
上街，头发顺溜，衣服干净，但脸色
不好看，眼睛几乎被松弛的皱纹
淹没。人们说她已经有了死相，认
定她撑不了多久，她将舒舒服服
地躺在她早就准备好的楠木寿棺
里去和她的儿子做邻居——这应
该也是她盼着的。

人们留心观察她的动静，有
些人与其说是去看望她的身体
情况，不如说是打探她还能见多
少个日头。他们看到的景象并不
乐观，屋里一股尿骚味，样子完全
看不得了，整个冬天就是这样，她
没有出门，总是躺在床上，撒尿也
不例外，屋子里那盆火从不熄灭，

吴爱香看护着火和她。夜深人静起
床撒尿的人会看见那窗火光，仿佛
那屋子里有什么人正在制造秘密。

开春不久，柳树冒绿芽的时
候，戚念慈又拄着拐杖出来了，一
场冬眠后，她的精神头胜过吴爱香
——后者一脸败象，并没有春天
的生气——又摇着脑袋活了十几
年，五姐妹像小鸟一样飞走了，巢
里只剩下她和吴爱香母子。

人们都记得这个清朝小脚女
人去世的日子，那是 2000年正月
初一大清早，持续一周极冷低温
天气之后，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六
点钟，戚念慈站在家门口完成最
后一次报告时间与天气回到床
上躺好，再也没有起身拿起她的
拐杖。

第一个赶到的是王阳冥。
他作为风水大师早不再干抹

尸的活计，但一来就挽起袖子，捡
起了十几年前的营生，抹尸、请
水、入殓等一系列丧葬风俗礼仪
他全包了。人们都说他怀着感恩之
心，因为初月除了人人都看得见的
那点小缺陷，她身上有数不清的美
好。就像一本好书，他是唯一的读
者，一边读一边划杠，最后整本书

都划满了杠，藏进箱底都舍不得与
人分享。初月就是这样一本值得划
满杠杠的书。谁都看得出来，王阳
冥是把初月供起来的。他人勤快，
办事踏实，嘴皮活乏能说会道，阴
间阳间的事情没他说不上话的，几
个孙女婿当中，戚念慈最乐意跟他
聊天。她老早就相信王阳冥会有出
息，尽管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年纪偏
大，个子不高，主要是经常与死人
打交道，身上沾着晦气。

戚念慈认为，一个看了那么
多人死亡的人，会更懂得生命，初
月跟他不会吃苦。事实比戚念慈预
料的好，岂止不会吃苦，简直是掉
进蜜罐。初月嫁过去根本就没下过
田，养得皮肤细白，体态丰腴，每天
在家里打扫擦拭，窗户家具一尘不
染，灶台碗柜干净整洁，屋门口种
着蔷薇、月季、栀子花，屋后有石
榴、玉兰、无花果，最难养的牡丹居
然也活了几株。两个娃穿的虽是自
己裁剪的麻布粗料衣服，也总是清
清洁洁，体体面面。尤其是女娃阎
燕，蓄了一头长长的黑发，梳出无
数的花样，编辫子、扎马尾、盘发
髻、蝴蝶结、发簪、头箍……别人说
初月在女娃头上实现自己的爱美

梦想，弥补自己的人生缺陷。当然，
是不是这样都无关紧要，初月贤惠
不用怀疑。她也将王阳冥收拾得像
模像样，走出去像个赤脚老师。

人们发现初月天性里有浪漫
的东西，她将少女时期不能实现的
浪漫情怀全部投入到家庭中，男人
们带着遗憾的口吻，说以前只注意

到初月没有半边头发，完全没有发
现她身上十分之九的地方都堪称
完美。在床上肯定也花样不少。他
们说，鲜花插在牛粪上，好瓜让王
矮子摘了，那家伙福分不浅。

当年订完婚，王阳冥就送初月
去学裁缝，两人的结婚衣服都是她
做的。人们相信两个会过日子的人
在一起，生活只有美好，更何况王阳
冥的确算得上戚念慈的半个孙子，吴
爱香的半个儿子，但凡初家这边有什
么事情，不论大小，他都第一时间赶
来处理，人们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到他
和初月的感情。阎真清是断手板，只
会阉鸡，对岳家的事情不上心，往往
在王阳冥一切办妥之后他才出现，说
话做事不咸不淡，纯粹是做做样
子。人们说由于阉鸡这门手艺随着
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传说，而王
阳冥的技能越来越值钱，戚念慈又
偏心，阎真清心里不腻和。有一回，
戚念慈说男人光有身架子没什么
用的话传到阎真清的耳朵，虽不是
具体针对他，却同样刺中他的心。

初月紧随丈夫其后到达死者
身边，摸着死者的脸一阵响哭，临
终前不在死者身边，这个遗憾平
添了许多悔恨，她久久都不能走

出这个念头，仿佛要是送了终，她
就不会这么悲伤。

吴爱香面色憔悴，但过去围
绕她的那种隐忍气息已悄然消失，
她散发出一种她自己浑然不觉的
光辉。有些嘴巴刻薄的人说，戚念
慈就是套在媳妇头上的紧箍咒，念
了几十年经，把媳妇神经都紧坏
了。现在她终于可以当家做主了。

吴爱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
开目光，放出这条常年被拴在眼门
口的狗，让它自由溜达。她不时望向
大雪茫茫的穹空，仿佛是佐证人们
的猜测。她的目光穿过大雪的厚帘
投射到很远的地方，掠过农场结冰
的湖面，臃肿的屋顶，绵延的丘陵像
一个横卧的女人，女人似乎在向她
微笑——她从来没有恨过这个女
人。当那些事情传到她的耳朵里，人
们既没有看到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也没有听到小雨淅淅沥沥滴滴答
答，她像雪融湖面一样无声无息。
人们猜测她那儿已经结了冰。

不会撒娇性情呆板的乖女人，
总会输给那种会骚会嗲长相一般
的。女人们暗自总结出这个结论，并
且反思自己，打算有意识的做出某
些改变。事实上人们也只是凭表面

判断，谁也不知道吴爱香与丈夫单
独相处时会是什么表现，连生七胎
能证明什么？多少妻子一辈子不知
道高潮是什么东西，多少丈夫像牲
口一样只懂得配种。但正是这些不
清不楚的事情让人们活着觉得有可
琢磨的。死人、偷情、婚嫁、寿庆……
各种喜事、灾难都是旁观者的节日，
只可惜像初家这种剧情复杂惊险悬
念的连续剧本子太少，因此生活的
大部分时间被无聊统治。

初月哭了三分钟响的，二
分钟轻的，一分钟清理面部残泪，
同时抹掉了脸上的悲伤，正常说话
做事。她这时的穿戴已是展现阔
气，系腰带的羽绒衣，长筒的靴，
一身金器。脸上做过修饰，文了眉
毛，绣了眼线，假发也像真的一
样，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城乡接合部
的时髦气息。一个人不读书光靠
衣裳成色自然上不去，初月这样
算是会打扮的，好多小地方女人手
里一旦有点钱，立刻就把自己弄得
花里胡哨像只野鸡。当初背底里奚
落过王阳冥的人，心里已经服气，
连初月头部的缺憾也不是
事了，他们最后承认，他
俩是最幸福般配的一对。 7

连连 载载

中秋过后，故乡淮阳县的菱角
就陆续上市了。有刚刚从水中采
摘的红菱角，水汪汪的，三只菱角
刺高高翘起，怀抱着饱满的菱角
肉；还有两角的菱角，豆青色的，样
子如元宝，卡住两只菱角，只听“咔
嚓”一声，菱角应声断为两截，露出
鲜嫩的菱肉来。把菱肉放入口中
咀嚼，刚开始甜中有点苦涩味，慢
慢地那种菱角特有的甘甜就从嘴
中泛了出来。卖菱角的架子车大
都停放在街头一角，车厢里是刚刚
从湖水里采摘的菱角，上面放一块
粉笔写的价格牌子，给人一副“不
二价”的倔样。卖菱角的汉子大都
来自堤角马庄，一身儿短打扮，却
没有武术家的利索身段，只是蹲坐
在架子车后抽着旱烟，袅袅的烟雾
从极度的寂静中升起，伴随着一声
声沉闷的咳嗽声。秋风顺着街头
刮了过来，飒飒作响。水“滴滴答
答”地从车下滴到路面上，没有多
久就浸湿了一大片……

在县城城湖堤岸的东北角，蔡
河也顺着湖堤岸的弧度拐了一个
弯：先是自西而来，拐弯后却向南
而去。在这个弯的外面就是堤角
马庄。无论是一段蔡河，还是城湖

的拐角，都有野生的菱角生长。所
不同的是，蔡河里生长的是两角的
豆青色元宝菱角；城湖的拐角里长
的是三角的红菱。红菱开黄花，元
宝菱角开白花，秋风吹来的时候，
争先恐后地开放，非常喧闹。菱角
花非常柔弱，如红楼梦中的林黛
玉，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一
阵秋风吹过，在吹来一股清新淡雅
馥香的同时，也吹落了菱角花的花
瓣，在水面上怦然作响，引得无数
的鱼儿游了过来，品味这阆苑仙
葩。

在豫东，菱角是备受人们青睐
的食材。最常见的吃法是与荤菜
搭配，可以做成菱角焖排骨、菱角
烧肉等。经过厨师的精心调制，素
味的菱角可除却荤菜的油腻，肉香
浸入菱角变得菱香扑鼻，吃起来非

常爽口。农家的吃法就非常简单
了。吃过午饭涮了锅，加上水，把
菱角放进锅内，灶下燃上一把柴
火。锅内放上八角、陆桂、茴香等
大料，加上一勺精盐。待水沸后微
火慢炖，水面上时不时地冒出一个
个小水泡，就可以放心地出去做农
活了。晚上收工回来，从热锅中取
出一只滚烫的菱角，掰开取出菱角
肉放进嘴中，一股浓浓的菱香立即
充溢了口腔。

一阵秋风吹过，整座城湖成了
芦苇和蒲草的世界：芦花如絮般飞
起，很快就弥漫开来，挂在了湖畔
树木的枝梢；蒲草也到了收割的季
节，蒲黄散开来落到了水面，如一
只只漂泊的小船在水面上随风飘
浮。在湖水的浅滩处，堤角马庄的
村民已经开始采摘菱角了。他们

把一团团菱角棵拉到岸上，摘下菱
角后，再把菱角棵切碎做了猪饲
料。这个时候，很多已经熟透的菱
角等不到人们采摘就自动从菱角
棵上脱落下来，沉进了水底，作为
了来年的种子发芽、成长，再一次
延续生命的张力。沉入水底的成
熟菱角个头较大，由于成熟度高，
淀粉含量高，煮熟后菱肉成粉状，
吃起来口感更为香甜，深受消费者
欢迎。菱角收割以后，种植菱角的
水田“开放”——任由大家自由打
捞沉进水底的菱角。大家迫不及
待地跳进水中，用脚一点点地踅摸
着前行，凭感觉确定水面下是否有
菱角。摸菱角是一个苦差事，稍不
留意，脚掌就会被菱角刺扎伤，那
种疼痛入骨髓，每每会让人忍不住
流下泪来。

不 过 ，这 些 痛 苦 已 经 是 往 事
了。再一次走进堤角马庄时发现，
往昔的菱角田已经成了菱角采摘
园，每当收获的季节到来，城里人便
蜂拥而来，坐上船到水面上采摘菱
角。船上不仅有皓腕凝双雪的女
子，还有欢天喜地的孩子们，在喜洋
洋的江南民歌《采红菱》背景音乐
里，这里成了人们幸福的乐园……

♣ 贾国勇

秋风送爽菱角香

♣ 王全忠

喜看乡村新变化
百姓记事

♣ 王宏治

信息化脚步

寻幽寻幽（（国画国画）） 王长水王长水

新中国成立 70 年，祖国的变化
日新月异，老百姓的生活也在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从 40年前最原始的手
摇电话机，到如今的智能手机、微信
支付，我们在感受着信息化时代带来
的精彩变化。

上世纪 80 年代，亲朋好友之间
的联系都是靠书信传递，紧要的事情
到邮局发电报，最直接的通信靠手摇
电话机，每个村里也就当时的大队部
有那么一台。1984 年，我大学毕业，
分到一个有几万人的国有企业，所在
部门分管着整个企业的通信，下面的
通信工区有十几名话务员，24 小时
不停地转接着电话，工作十分繁重。
80 年代末，通信系统升级，上了 400
门的程控交换机，部门之间可以直接
拨号了。

上世纪 90 年代，移动通信开始
起步，有人开始使用“大哥大”，看上
去有半截砖头那么大，确实非常气
派。“大哥大”的价格好像要一万多
元，要知道那时候的“万元户”在农村
都是令人非常羡慕的。买不起“大哥
大”，许多人戴上了“传呼机”，也叫

“BB机”，朋友曾经说过，那像是一根
无形的链子，自动台让你知道是哪部
电话在找你，人工台让你知道谁让你
回电话或让你干什么。90 年代末，
单位领导批给我一台传呼机，让我兴
奋了好多天。谁知道没过几年，传呼
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手机的普及异常迅猛，更新换代
速度极快。模拟手机、黑白屏手机、
3G 手机，叫人应接不暇。4G 手机我
们正在使用，5G已经来临。其实，过
去的老手机我们初次使用时也是非
常先进的。老手机只会打电话、发短
信，不会上网，只有不会用智能手机
的老年人还在用。

十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互联
网的讲座，当时教授的说法让我吃
惊，他说接下来的经济会出现移动互
联网经济，纯互联网必然落后，回家
给妻子说了，她也觉得不可思议。我
听了讲座后，给集体企业的公司经理
说，要研究新形势，想法去给公司注
册一个“二维码”，让客户一扫，就知
道公司的基本情况了，没想到，现在
人人都有了自己的“二维码”。

手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变化就
是支付的进步。20 年前，弟弟去银
行取钱，他那才四五岁的儿子看了他
的取钱过程，回家后对人说，他爸可
厉害了，到银行写张字条，人家就给
他爸一沓子钱。现在，不管是城市还
是农村，手机支付已成正常现象，不
拿钱出门也没一点问题。

父亲今年 87 岁，用的还是老式
手机，弟弟给他买了一款智能机，他
试了几次都不会用，主要是年纪大了
手指不灵活，操作不方便，智能手机
的声音太小，他耳背听不到铃声。他
不会用智能手机，也就不懂微信支
付，看到别人到超市买东西时用手机
一照就走了，感到非常神奇。

几年前，听说乌镇的互联网经济
非常普及，在小店里买块烤红薯也可
以用手机支付，没想到才几年时间，手
机支付在我们这里的城乡也已普遍使
用。在小区门口，卖菜的、卖水果的，
也会放一块牌子，一面是微信“二维
码”，一面是“支付宝”扫码，不收钱不
找零，他们也知道方便。

前几天看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
到杭州访问，对微信支付很感兴趣，
说“扫码支付不用带钱包，这真是太
好了！”这让咱们的普通老百姓都感
到好笑。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世界
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实现手机支付，
只是我们的国家进步太快了，我们应
该为赶上这个幸福时代而自豪。

人与自然

♣曹春雷

秋天的仰望

这几天，城市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喜欢“瓦
蓝”，一说出这个词来，就好像立刻站在了乡下院
子里，目光掠过粼粼青瓦，投向蓝天。天上当然是
有白云的，而且白云白得简直不像话，我实在找不
出什么事物来，能与它媲白。

天空的蓝，云朵的白，大概是夏日雨水一遍遍
洗过的结果吧。雨是称职的清洁工，时不时就铺
天盖地冲洗一下，于是秋日的天空就蓝了，云朵就
白了。

“天高云淡”，是秋天的专用词。是的，入了
秋，天仿佛猛然高出一大截来。夏日里，铅灰或乌
黑的云朵低垂，似乎踮起脚来，抬抬手就能撕下一
大块。到了秋天，云朵往天空的高处而去，不再像
夏天那样低绕。这时的云朵，淡淡的，但却耐看。
距离产生美。

所以在秋日，适合仰望。雨水能洗天空和云
朵，那么，经常仰望，天空和云朵能洗一个人的
心。把蓝天和云朵装进眼里，放进心里，那么心就
是辽阔的，就是悠远的。

这几天，在这个城市，我听过一句最美的话，
是赞美云朵的。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一个小男
孩，三四岁，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仰望天空，
奶声奶气喊，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棉花糖，会走
路的棉花糖！

我抬头看。她母亲抬头看。等红灯的人都抬
头看。一朵朵白的云，缀在蓝的底幕上，正悄悄漂
移。看的人，都把微笑浮在脸上。这个小男孩，用
他知道的仅有的字词，组合成如此美、如此生动的
句子，愉悦了大家的心。

在乡村，一个孩子要形容云朵的美，大概不会
说是“棉花糖”。比如说我的邻居二丫。

小时候，在秋天，我和二丫经常一起去放羊。
到了田野，把羊扔在草地上，就去拔花生，掰玉米，
摘豆荚，然后垒起石头，找些干柴，烤着吃。吃够
了，就抹抹嘴，找块大青石，坐下，看天。

我说云朵像奔跑的马，像蹲坐的狗……二丫
却总是撇嘴，说云朵像羊群，是羊跑到天上去了。
或者说，像棉花，是会走路的棉花。二丫家里，每
年都种一大片棉花，她母亲摘了，自个儿弹棉花。
有次她母亲对二丫笑说，等你出嫁啊，我就给你絮
棉被当嫁妆。从那以后，二丫看到天上的云朵，就
说像棉花。多年后，二丫出嫁了，是在秋天，她的
嫁妆中，有两床棉被。

如今我回乡下，有时会遇到走娘家的二丫。
我们站在院门口寒暄，两句话后就无言，于是就说
天气，但不会再说云朵。那些云朵，只飘在记忆的
天空上。我们只能以一颗怀旧的心，仰望。

这世界似乎是同一个模样，而
每个人的生活却各有各的模样——
人间久别的春草和向凯、莉莉和老
张；爱而不得的米苏和盛涛、白露和
陆峰；转身错过的九猫和馒头、小棠
和林礼、莫欢和曹宇；满心遗憾的莫
知鱼和顾青南、凌晨和段夏；长相厮
守的玲子和陆青、江河策和赵丹、春
三丁和桃子以及感受人间冷暖的：
韩秋和娇娇、赵姨和她儿子。

《朝于同歌暮与酒》共收录了 14
个故事，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
世间万物万情。每个人都有裂痕，
而这些裂痕，最后都变成了故事里
的花纹。读关东野客笔下的故事越
多，越发觉他是个怪人，明明讲述的
都是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但读起

来却有一种安静淡雅的味道。貌似
事不关己，却又饱含热情。他安安
静静讲故事的方式，如同行云流水，
虽畅快淋漓而不觉得用力，其娓娓
道来的写作风格，让人在不知不觉
中潸然泪下。

所以说，关东野客还是很会讲
故事的。就像他本人所说：绝大多
数人，一生都会平淡如水地度过，并
非像电影里那般波澜壮阔，也不如
小说里那样匪夷所思，人们之所以
喜欢看电影、读书，就是为了参与自
己无法体验的人生。感谢遇见关东
野客，感谢每一个伴着酒和歌的故
事，感谢故事里的每一个人，虽然不
能事事完美，但这些故事足够安慰
灵魂、宽慰人心，温暖这个秋天。

《朝于同歌暮与酒》
♣ 费斯文

新书架

回望故乡

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瓦沟门
是我的家乡，1940年我出生在这个
村的窑洞中。80年来，我见证了这
个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沧桑巨
变。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里在居
住条件、土地产量、山村道路、文
化结构、百姓生活、环境面貌等方
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低矮窑洞变高大楼房。新中国
成立前，这个村共 15户 110口人。
除仅有一户有三所土打墙砖包角的
瓦房外，其他人家全住在低矮的窑
洞中。夏秋两季，窑洞里阴暗、潮
湿，蚊虫肆虐，苍蝇横飞。住在这
里备受煎熬。我家祖孙四代人连续
在窑洞中居住达一百多年。现在，
全村 42 户 170 口人已全部乔迁新
居，住进了高大宽敞的楼房，而且
是一排排整齐有序的连排别墅。老
百姓的居住条件明显改变。

山冈薄地变高产良田。新中国
成立前，这个村共有土地120多亩，
大部分属于山冈薄地。由于耕作方法
原始，品种低劣，又缺乏水源，粮食
产量很低，每亩粮食平均产量仅有
100多斤。一遇旱事就要减产或绝

收。我家那时七口人，只有三亩
地，终年辛勤劳作，每年夏秋两季
也仅能收获千余斤粮食，每人年平
均口粮仅有150斤左右。因而，常
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难日
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全村人经过深翻平整土
地、兴修水利、改良品种、精耕细
作，土地产量大幅提升：小麦、玉
米年产量达800斤左右。乡亲们不
仅能吃饱吃好，而且户户有余粮。

崎岖山路变宽敞大道。新中国
成立前，虽然这个山村有三条小路
会通往外地，但宽不足一米，弯弯
曲曲，一出门不是上坡，便是下
坡。夏秋两季遇上暴雨，便被冲得
坑坑洼洼，甭说推车担挑，就是走
路也要倍加小心；冬天遇上暴风
雪，小路掩埋在很深的大雪中，造
成数日不能通行。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近几年来，村党支部组织全
村群众，修筑了中西、南北两条柏
油马路，正好从我们这个小山村中
横贯东西南北。我年轻时去县城读
书需要三个小时，现在坐上班车
20多分钟便可到达。

缺吃少穿变小康生活。新中国
成 立 前 ， 这 个 小 山 沟 只 有 大 约
20%的乡亲能勉强解决温饱，剩余
80%的人常年生活在食不果腹的贫
困线上。南瓜、野菜、柿糠是乡亲
们饭桌上的常客。那时，乡亲们只
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馍。1942
年，河南大旱，颗粒不收，全村人
将树皮都吃光了。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央大力发展农
村经济方针指导下，乡亲们的生活
水平大大提高：现在，村里人全部
搬进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达60平方
米左右，比国家提倡的30平方米高
出一倍。比新中国成立前人均 8平
方米的水平提高 7倍；乡亲们每人
年均收入在1.5万元左右；家家有新
型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电
脑；现有小轿车40余辆；由于生活
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乡
亲们的人均寿命也随之增加。前几
年，这里 80岁以上的老人达九人
之多。我家多年的老邻居多次对乡
亲们说：“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到天
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啊！”

文盲山沟变“秀才”满村。新

中国成立前，这个穷山沟里仅有三
个人识字：一个读过专科，另外两
个人上过私塾，其余村民全是文
盲。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办起了村
小学，近年来又陆续办起了幼儿园
及初级中学。1954年村里率先考上
了县中两位学生，1964年这里又出
现一位密县高考状元，使这个小山
沟名声大震。多年以来，这里学龄
儿童的入学率一直保持 100%。目
前，这个小山沟已毕业和在读研究
生 8 人，读研院校遍及美国、英
国、加拿大和国内名牌大学。已毕
业和在读大学生31人，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3%。这在全
村11个村民组中是绝无仅有的，是
名副其实的“秀才村”。

在新中国 70华诞之际，回首
过往，展望未来，不禁感慨万千。
70 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小山沟华丽转身：村容村貌展
现新颜，排排别墅整齐大气，林荫
大道横贯东西，清澈湖水碧波荡
漾，广场街道整洁靓丽，参观游客
络绎不绝……我的家乡，从贫困村
阔步迈向“全国美丽乡村”。

知味


